【石油观察家】吕建中：从国际视角看能源行业如何更好地扩大改革开放
[bookmark: _GoBack]能源行业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点，也是难点。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建中认为，我国在大力推进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，必须紧紧把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根弦，明确改革目的，坚持问题、目标和结果导向，坚持立法先行，依法推进开放，真正做到可持续地吸引资本进入、鼓励技术创新、增强供应保障能力。
能源行业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点，也是难点。从早期终端消费市场开放、价格改革，到后期上游资源开发、生产加工环节放宽准入，直到今天全产业链扩大开放，虽历经曲折反复，但终能实现新突破、取得新发展。特别油气行业，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，近年来在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上迈出更大步伐。随着国家油气管网公司成立、全面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政策出台，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出，基本构建了全产业链开放、“放开两头、管住中间”的新格局。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放眼国际，欧美等成熟市场在能源市场化改革、政府创新管理等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和具体的实践案例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。为此，中国经济时报独家专访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建中，他长期跟踪研究世界主要国家能源政策及市场化改革进程，并多次在美国、英国、墨西哥、巴西、印度、日本等国家开展调研交流。
吕建中认为，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复杂，而能源（特别是油气）国际化程度较高，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%和40%。近期美伊冲突、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风险因素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严峻挑战。我国在大力推进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，必须紧紧把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根弦，明确改革目的，坚持问题、目标和结果导向，坚持立法先行，依法推进开放，真正做到可持续地吸引资本进入、鼓励技术创新、增强供应保障能力。
国际上哪些能源改革经验值得借鉴？
吕建中认为，纵观世界各国，几乎都把能源问题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对待，对能源领域的改革，虽然名义上为“市场化”，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于把能源安全保障完全交给市场。即便一些国家在早期曾淡化了能源安全，但是在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，又会把能源安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。比如英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大规模市场化改革，到了2000年之后，国家日益受到石油产量下降、国家能源安全风险加大等的影响，又不得不重拾政府干预手段。后来，像日本、巴西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国家在实施本国的能源改革时，都把保障能源安全放在核心位置，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油气体制改革也是如此。
“能源行业的改革和发展，必须把握住提升国家能源安全这个核心。”吕建中表示，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放弃能源行业的战略属性，而是要借助市场之手，更好地提升战略保障能力。特别是在能源转型时期，尽管新能源发展速度很快，但要担当起保障能源安全的重任还有待时日。我们研究部署和实施能源领域的改革开放，需要妥善处理好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。
油气是普通商品吗？
吕建中认为，首先，油气是特殊商品，有自身的规律，不能适用于一般的市场规律，油气行业全产业对外开放，应符合油气行业自身的特点。其次，不同能源之间也存在差异，同一个政策不适应于所有能源，比如美国对非常规能源、新能源的发展都有不同的政策支持，巴西对海上油气开发的支持政策与陆上的不同等。另外，能源行业对技术的要求很高，能源革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，其它方面都要通过技术革命来推动，扩大改革开放，一定要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。以巴西为例，在短短十几年里，依靠技术革命，巴西一跃成为海上油气强国。最后，能源行业是资源型行业，带有自然垄断性，不同类型的能源，具有不同的特点。总之，国际经验表明，在推进能源，特别是油气行业改革时，不能忘记油气的战略属性，它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，不能用一般性的市场规律说事。
我国油气体制改革宜如何推进？
吕建中认为，中国油气体制改革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，要处理好能源改革与能源转型的关系。从国外经验看，能源转型是顺应发展规律的结果，能源改革首先要适应能源转型的需要，然后是对能源转型发挥促进和保障作用。换句话说，能源改革不能盲目地为改革而改革，我国的能源改革一定要充分考到资源禀赋、经济发展阶段性及各方面矛盾，应认识到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能源改革，都不能一蹴而就。比如巴西早年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，走上了发展乙醇汽油的道路，现在海上石油大发展，暂时还顾不上天然气；英国在2014年又成立了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理局，组织实施了北海大陆架石油振兴计划等。日本、印度及欧洲的一些国家，国内油气资源十分贫乏，在制定能源政策和推动能源转型方面，都有自己的“小算盘”。
如何看待中国能源转型的进程？
吕建中表示，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能源向清洁、低碳、高效方向的转型，需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动态平衡。首先，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之间，是多能互补，相互促进的关系，不应过于强调替代。其次，要注意到能源转型是一个过程，不能过于强调竞争，改革要有利于给每种能源找到合适的位置。像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、巴西的深海盐下大发现等，既推动了国家能源独立，也没有影响到这些国家新能源的发展壮大。
因此，能源改革应设定合理、有序、相互配套和支持的体系，政府应在能源转型过程中，更好地起到引导、推动和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，要推动先进和前沿技术的利用，合理设定政策的优先序。
油气市场改革中，政府、国企如何定位？
吕建中认为，当前，全球有上百家国家石油公司，特别是在全球排名50位的石油公司中，国家石油公司占比过半。通常，这些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、合作，没有因为属于国家公司而在经营上遭遇问题。当然，国家石油公司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，必须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所在国的法律法规。在国内市场上，国有能源公司处于关系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，需承担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三大责任，容易产生政企不分等问题。在深化改革中，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，又要做到政企分开，不能用政府行为过度干预企业。像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改革，历经十几年不见良好成效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纠结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。我们还是要强调政府调节市场、市场引导企业、企业依法经营。
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就是要解决政府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，在能源领域如何体现，需要进一步研究。在一些成熟市场的国家，在推进能源领域改革时，往往立法先行，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，以更好地处理政府、企业和市场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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